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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回  報前仇風波起邗水　賦佳句月夜宴平山

　　卻說祝伯青連日悶坐書房，一心想著慧珠如今該到蘇州了，不知可平安否？他也該寄封信來。只見連兒來說，京中舅父來信，

父親在後堂等著說話。忙起身到了後面，見祝公拿著一封書信，在那裡看。旁坐一少年，約有二十餘歲，翩翩鸞鳳，骨秀神清，覺

眉目間一團威猛氣象，睹之令人可親可畏；身上衣履卻不甚華美，心中暗暗稱異，不識何人？少年見了伯青，立起身來，彼此招

呼。祝公道：「你舅父有信在此，你去看了。」伯肖雙手接過，從頭細看，方知舅父升了協辦大學士，賜上書房行走。秋間舅娘帶

著表弟漢槎回裡鄉試，兼掃祖墓；又知這少年姓雲名從龍，字在田，河南固始縣人，是個不第秀才，去歲納監入都，秋風又罷。　

　要論這雲從龍，文武全才，為人極有肝膽，敢作敢為。因屢蹷文場，名心已淡。家世赤貧，孑然獨立，流落京師賣文餬口。

　　這日，江公朝回，在轎子內看見從龍一表非凡，大為賞識。將他請進府中，盤桓了幾日，知他是個飽學，更加契重。恰恰從龍

欲往金陵投親，江公修了封書寄與他妹丈，囑他善視從龍，「具人雖暫困風塵，將來必成大器」。祝公見從龍人材出眾，亦為歡喜

道：「雲兄的令親可曾探望過麼？」從龍欠身道：「晚生連年顛沛，所行輒阻。昨日抵岸即訪問舍親居止，已知前半月掣眷赴任去

了。濛江老大人盛意囑咐，此行倘不得意，命來謁見老大人，定蒙矜顧。」

　　祝公點點頭，見伯青看完了信，道：「這位雲在田兄因投親不遇，你舅父囑我照應，毋使失所。可命祝安將雲少爺行李鋪設外

書房內，無事你們互相砥礪砥礪。」又向從龍道：「暫屈寒舍小住幾日，我自有處置，恐有簡褻之處，尚祈包涵。」從龍起身道：

「晚生恥困窮途，得老大人青顧，實出萬幸。老大人就是我雲從龍再生父母了。」轉身與伯青見禮，伯青將從龍邀至書房，先取出

自己衣服與他更換，便顯得瀟灑出塵。彼此說了多少仰慕的話。祝公又送出一席酒，與從龍洗塵。只見祝安取了行李來，在伯青榻

旁設一小榻。兩人談談說說，終日講究些考據學問，分外投機，倒把想念慧珠的心腸解去火半。

　　一日，祝公見祝安拿著帖子來回說：「新任鹽運司李大人來拜。」這位李運司名文俊，江西人，是部選出來的。祝公是他會試

的房師，今日赴省見過鹽台，特來謁見老師。祝公換了衣冠出廳相見，問在京諸人的光景，李文俊一一答了。又請出世弟來見禮。

祝公想起從龍，道：「年兄甫經到任，幕中必乏人數，有敝友雲在田兄人極明乾，極能辦事的。現住在我這裡，托我謀個館地，我

想在年兄那裡倒還合式。」李文俊在京亦聞雲從龍之名，又聽得江丙謙說過此人是當今奇士，忙答道：「門生在京即知其人，今蒙

老師賞薦，好極了。但是門生還要到蘇州去謁撫憲，俟回揚州時再打發人到老師處來請他罷。」祝公點頭稱是，請出從龍與文俊相

見，留他吃了上頓飯方去。少頃，李文俊送關書來。祝公吩咐祝安代從龍添補衣履等物，從龍心中著實感激，專候文俊信至。

　　伯青又邀了小儒，王蘭過來，彼此一見，互相傾倒。大眾陪著從龍，到各處名勝地方遊玩。路過桃叫『渡，見聶家舊宅已在目

前，伯青坐在馬上歎門氣道：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」說著，眼圈兒紅了，王蘭、小儒各各歎息。惟有從龍不解，細問他們方才

明白，也歎息了數聲。伯青忽然想起慧珠屢說他同學時，有個蔣小鳳，住在揚州，也是色藝兼全。難得從龍到揚州去，何妨托言送

他進館，好去訪這蔣小鳳是何如人物。想定主意，對王蘭說了，王蘭電欣然要同往。伯青回家稟明父母，祝公夫婦見他時常不樂，

恐他生出病來，借此叫伯青到他世兄任上散散心。只囑咐「早些回來，休誤了鄉試」。伯青歡喜，無事惟與從龍講究些詩文，不覺

過了一月有餘。這日，已是六月初旬，見祝安送進一封信米，是李文俊請從龍到館的。祝公治酒與從龍餞行，從龍說了多少感激的

話，彼此謙遜一番。明早祝安在城外封了一號大船，從龍與祝公作辭，伯青帶著連兒，又去約了王蘭，一齊下船同行。

　　走了一日半，早抵揚州鈔關門碼頭。伯青恐住在文俊衙門內不便出入，又因王蘭同來，先著連兒在城裡僻近地方覓定客寓。

　　連兒去了多時，已看定柳巷內連升客店。三人上岸，到了寓內，卻也十分寬大，包定後面五間房子。店東聞得姓雲的是新運司

裡的師老爺，又知伯青、王蘭是兩個貴公子，格外巴結，親自進來張羅了一回，晚間又送了一席酒。次日，從龍同伯青更換衣冠，

坐了轎來拜運司。投了帖，文俊連忙請見，問了祝公好，又彼此問好。文俊道：「世弟既至揚州，因何不到衙門裡來住？難道愚兄

供應不起麼？世弟未免見外了。」伯青欠身道：「小弟若一人到此，理宜朝夕侍教，無如有敝友同來，諸多未便，尚望世兄原諒。

」文俊見他執意，也就罷了。又談了半會，伯青告辭回寓。來日，文俊答拜伯青，又請了幾天酒。將雲從龍派在賬房內，兼司往來

書札，每年送修金二百四十兩。從龍本意只求棲身，今見李文俊如此優待，沒有不願意的，而且賓東又極相得。

　　單說伯青－連數日皆被文俊請去，至晚方回。這日，早起無事，與王蘭吃了飯，喚過連兒道：「你去問聲店主人，可知有個蔣

小鳳家住在那裡？」王蘭笑道：「想我們到揚州來專為這件事的，我疑惑你忘卻了。」伯青道：「怎麼會忘卻，無奈被李世兄纏住

了，訛耐煩天天去吃他的酒。」少頃，連兒米道：「蔣小鳳就住在前面一條官巷，黑漆大門內，離此不遠。」伯青、王蘭換了幾件

衣服，帶著連兒，來尋小鳳。

　　到了巷口，見迎面一座大門，連兒去問了聲，果是蔣家。二人緩步走進門內，早有伺候的人引至明間內坐下，獻上茶來。只聽

得一陣笑聲刮耳，走出四五個相公來，都是粉白黛綠，妍媸不一。見祝王二人衣服華美，人物軒昂，爭著問姓問名，伯青、王蘭一

一答了。內中有個未曾梳頭的相公，約十四五歲，倒也生得秀媚，名叫四喜，取了支水煙袋走過來敬伯青的煙，伯青勉強吸了兒

簡，又去敬了王蘭，將煙袋放下，一轉身坐在伯青身旁，伸手接過紈扇來看。

　　伯青道：「你家小鳳可在家麼？」四喜瞅了一眼道：「你與小鳳姐姐相好麼？」伯青笑道：「我慕名來奉訪的，面尚未見，怎

說到相好二字。」四喜扭著頭說：「我不信。」又在伯青人襟上解下表來看。旁邊一個相公名叫文燕，生得兩道彎彎的修眉，一對

盈盈的水眼，肌膚倒也白皙，走過來擰了四喜一下道：「小孩子討厭，不要把人家東西弄損了。」說著，將表奪過，代伯青仍扣在

大襟上。四喜冷笑了聲，走了開去。伯青抬眼見他容貌倒也罷了，穿件白羅小褂，內裡透出鮮紅兜肚，胸前兩乳高高的凸了出來，

裙下金蓮約有五寸以外。伯青不禁笑了一聲，文燕格外得意，抿著嘴嘻嘻的正要同伯青說話。只見裡廂走出個侍兒，風致嫣然道：

「請二位少爺，後面鳳相公房裡坐罷。」二人趁勢起身，眾妓掃興各散：

　　伯青等隨著那侍兒走過穿堂，見是大大三間，上首房門上掛了一條月白色門簾，兩邊高高掛起。房中圖書四壁，頗為幽雅。

　　小鳳早巳迎至門首，讓二人入內坐下。伯青見小鳳穿了件藕色宮衫外褂，內襯白佇羅衫，下係玉色羅裙，露出淡紅縑絲寬鑲底

衣，一對蓮鉤宛如新月，真是花貌如仙，玉容似雪，腮邊兩個微渦，爾言自笑。

　　伯青暗贊道：「不愧與二珠齊名，可謂瑜，亮並生了。」乃道：「尚未請教香篆？」小鳳道：「賤字芳君。」也問了二人姓字

鄉貫，笑盈盈道：「聶家兩位姐姐想是認識的？」王蘭道：「同居一城，如何不認識？他家現在因出了件事，回蘇州去了。」小鳳

道：「我也接著信的，常見他們來字提及二位是當世的才子，不要問了，你鍾情之處，我也略知一二。」說著，又格格的笑了。伯

青聽了反不好意思起來，笑道：「聶家姊妹常去過訪，談談是有的，我倒不明白何以為情，何以為錘情？」小風道：「情之一字，

你我心印而已。一人有一人之情，非身處其境者不知。你今日問我何以為情？你卻是你，我原非他，我亦難於譬喻。」王蘭拍手

道：「芳君能領略到情妙之地，也算得個情中之魁首了。」

　　三人正在說笑，只見那侍兒進來道：「外面有位劉老爺，說是南京下來的，要見見姑娘。」小風道：「什麼劉老爺，淮耐煩見

人，你去回掉了他就是了。」侍兒道：「外邊早經回過姑娘不在家，他定見不肯走，坐在那裡發話。」王蘭道：「芳君不可為我們

惱了人，你若不去見他，料想是不肯走的。」小鳳沒奈何道：「玉梅，你好好伺候著二位少爺，我還有話問他們呢。」說罷，飄然

而去。

　　王蘭細看王梅頗為可人，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玉梅道：「十六歲。」王蘭道：「你可識得字麼，；」玉梅道：「姑娘

閒時教著我認字，無如我的記性不好，時常忘記了，倒反惹姑娘訓責。」王蘭又道：「你家姑娘，平日與甚等人來往？」玉梅道：



「來往的不過詞客騷人一班名士，若是紈袴子弟，任他揮金如土，他正眼也不覷一覷。」伯青點頭道：「果然名下無虛，頗有聶氏

姊妹風味。有名的四個人，我已見著三個了，可惜趙小憐遠在蘇州，不能一見。遙想慧珠姊妹是日日相聚的。」玉梅道：「我聽得

姑娘說，趙姑娘春天來信說六月中旬要到揚州來呢！」伯青喜道：「小憐若來，可得聶家實在消息了。」

　　說著，忽聞窗外一陣腳步聲響，聽來人高高的聲音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伯青者香二位兄台，躲著不見我幹什麼呢！」

　　說著，跨步進房，卻見是劉蘊與田文海兩個人。小鳳也隨了進來，祝王二人無奈，起身讓坐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仁香兄何以也

到揚州來？」劉蘊哈哈大笑道：「此言太欺人了，這種好地方，二兄來得，小弟倒來不得？我來了好幾天，早巳知道二兄在此。李

都轉與小弟會試同年，日前省中匆匆一晤，今日特地來答拜他，言及二兄亦在此地。今早至貴寓奉訪，說是出來了。我料定必在此

地，恰恰被我尋著了。」回頭對玉梅道：「你去知照備席酒來，我的東道，請祝王二位少老爺的。」伯青、王蘭一齊站起來道：

「弟等尚有點小事，不能奉陪，明日再聚罷。」劉蘊忙用手攔住道：「沒有的話，小弟不來，二兄不走，我來了你們反要走，不是

惡嫌小弟嗎？縱有天大的事，那不能走的。」田文海也幫著挽留，祝王人不得脫身勉強坐下，想定主見坐一坐就走。

　　少停，擺上酒來。劉蘊叫換了圍桌，讓伯青、王蘭上坐，小鳳旁坐。劉蘊又叫了四喜，文燕進來，四喜坐在劉蘊身旁，文燕坐

在田文海肩下。小風起身敬了酒，大家談談說說。伯青又欲告辭，劉蘊作色道：「伯青兄，難道小弟不配同兄等吃酒麼？好歹都要

終了席，他日再不奉屈就是了。」伯青見他動氣，不好再推托，忙道：「既是仁香兄高興，小弟不走了。」劉鮑始回嗔作喜道：

「奸呀，我們自家兄弟以後要通脫些才好，不要學那拘拘泥泥的。」大眾又吃了一巡酒。

　　劉蘊與四喜絮絮叨叨鬧個不清，祝王人低頭悶坐。小鳳也不願意，掉轉身同伯青說話，王蘭把椅子挪了挪，坐攏來聚在一處談

心。劉蘊也不顧他們，握著四喜手道：「你給我做個乾女兒罷，我明日裁兩套衣料，打兩樣首飾給你，算個見面禮。」四喜聽了，

一頭滾在劉組懷裡，笑嘻嘻道：「乾爺，你不要哄我。」劉蘊捧著他的臉道：「乖乖，你見我騙過誰的？」又斟了錘酒與四喜一遞

一口吃。

　　那邊田文海把文燕摟在懷內道：「他們都認了相好，我同你也結個交情罷。」文燕瞅著文海道：「我是不配。」一眼看見文海

無名指上一個金戒指，除下來道：「送我罷，就算交情禮了。」在自己指頭上套了與文海看道：「剛剛合手，比打了給我的還巧。

」文海心內著實肉疼，也沒有法，只得笑道：「我送你這點東西算個什麼。」說著，一手伸到文燕胸前摸他的兩乳，卻十分飽滿，

又低下頭來嗅文燕的臉。文燕用手勾住文海頸項，把嘴靠到他唇邊，對面咂嘴咂舌的玩耍，文海此時身子早經酥了半邊。玉梅站在

旁邊看不下去，忿忿的走了出去。

　　伯青見日已將暮，低低向王蘭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二人正欲起身，只見玉梅又進來道：「外面有位姓雲的，說來找祝少爺的。

」伯青知是從龍，忙道：「請雲老爺裡面來罷。」玉梅答應去了。少頃，果見從龍進來，眾人讓坐。從龍又與劉蘊通了姓字。玉梅

添了副杯箸在伯青對面，又將四圍壁燈點齊。從龍道：「我到寓裡尋你閒話，說你同者香到這裡來了。因想離寓甚近，不如走過來

看你。」伯青道：「原想坐坐就回去的，囚劉仁香兄留弟小飲，耽擱住了。」

　　小風見從龍人品風流，語言爽朗，心內贊歎不已，起身與從龍把盞；從龍亦愛小鳳秀曼，兩地暗中已成心許。劉蘊又叫玉梅開

了燈，與田文海對面睡下吃煙去了。四喜、文燕也擠在榻前說笑。席上只有他們四個人，倒覺清淨。小鳳在壁上取下支玉簫，品了

一曲，伯青等人擊節稱賞。

　　忽聞外廂一片喧嚷之聲，似有無數的人打了進來，嚇得伯青，王蘭站了起來，小風連忙躲入內間，劉蘊，文海也跟著他進去，

從龍卻端坐不動。只見房外走入四五個彪軀大漢，頭上高高的盤著辮發，上身赤膊，一個個薄底快鞋，青布裹腿，貌甚兇惡。進了

房，喊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這是什麼地方，三個兩個，公然聚飲。兄弟們，打他一頓送到縣裡去。」說著，為首的搶步來抓伯

青，王蘭。伯青幾乎嚇得哭出聲來，身子一偏，意在要走，早被那人把袖子抓住，舉起拳頭要打下來。從龍徐徐立起，上前擋住來

人的手道：「你們這班人是什麼意見，難道吃酒是犯法的麼？就是犯法，也要說個明白，怎好動起武來？」那人睜著眼喝道：「放

你的屁，還講不犯法，白日挾妓飲酒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舍了伯青，就來抓從龍。

　　從龍不覺大怒道：「你們這些該死的光棍，清平世界敢於行兇，叫你這些狗頭，認認我的手段。」說著，左手接住來人膀臂，

右手在來人脅下一送，那人直跌到窗前。眾人大喊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什麼犯肏的，敢打起我們大哥來。」一擁爭先，來打從龍。

他卻不慌不忙，來一個跌一個，一口氣打翻七八個，其餘都在門外假張聲勢的亂喊，一個不敢進房。伯青、王蘭從未見過這種光

景，不住的抖。從龍將為首的大漢夾胸一把擒起，用兩個指頭在他肩窩上一戳，那人沒命的亂叫起來。房外眾人見從龍如此神勇，

早軟了一半，齊說道：「有理說理，不可動手。」從龍哈哈大笑道：「早知有理說理，也不吃這一頓打了。」指著那人喝道：「我

們與你毫無嫌隙，是誰囑托你們來的？好好的直講，饒你狗命，不然打一頓還要送官究治。」那人哀告道：「老爺息怒，放下小的

好直說，實在胸前疼的受不得了。」從龍笑道：「諒你也走不脫。」手一鬆，把那人丟下道：「快點講。」那人道：「老爺們初到

此地，又是衙門內的人，而且又無仇隙，我們何苦尋這是非，；只因有位劉御史說與祝王二位老爺有仇，叫我們來糟蹋他們的，給

了我等三十兩銀子，說鬧出禍來有他抵擋。老爺若不信，就是與老爺同席的那個人約定這時候先後進門的。總是小的該死，不合聽

信他的話，只求老爺高高手饒了我們罷。

　　說著，叩頭不已。

　　從龍聽了勃然大怒，一腳跨進內間，指著劉蘊大罵道：「我與你初會，你叫人尋事，我不怕你三頭六臂，你訪問姓雲的可是好

惹的人！」劉蘊在裡面聽得眾人說出實話，早急得要死，又見從龍惡狠狠的進來，他已知道從龍的手段，嚇得面上失色，支吾道：

「這這是那裡說說起，我與兄兄初交，何能如此？不不不可相信這班小小人的話。」田文海躺在榻上動也不敢動。小鳳恐從龍打了

劉蘊，牽累自家，忙上前解勸。伯青、王蘭亦怕從龍鬧出大事，同進來攔住。那些人早已一溜煙跑掉了。從龍難屈眾人情面，恨恨

的道：「劉蘊，你小心些，下次若犯在我手內，定然打死你，替萬人除害！」劉蘊羞愧滿面，忍著氣帶了田文海急急的走出，也不

回寓，叫家人收拾行李，僱只船連夜回南京去了。

　　這裡蔣家的人進來將殘肴收過，眾人重新入座。王蘭道：「不意劉蘊這畜生猶記前恨，暗地叫人尋事。我們若非在田兄在座，

我與伯青是屹定虧的了。」又把在南京的事，對眾人講了一遍。從龍恨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便宜他了，打他個半死，警戒他下次。」

小風笑道：「你打了他，他要尋我家淘氣的。」從龍道：「有我在此，怕他做什麼？連這班光棍以後都不敢到你家米了。」伯青早

命連兒刀：發了一切，蔣家的人上來謝道：「姓劉的跑了，怎好領少爺的賞！」伯青道：「他雖溜走了，是因我鬧起來的，難道叫

你家吃虧麼』；」小鳳又叮囑他三人無事常來走走，伯青等起身回寓。從龍又在伯青寓內坐了一會，方回衙門。

　　自是伯肖閒日一到蔣家，必先約了從龍同行。小鳳早與從龍結為相識，亦是文字因緣，毫無苟且。那班光棍聞得姓雲的時常與

他家往來，連影兒也不敢上蔣家的門。這日，伯青正約了從龍來閒話，見玉梅外面進來與眾人問了好，伯青叫他坐下道：「這樣烈

日，熱地上走了來，不怕受暑麼？」玉梅道：「蘇州趙姑娘今早到了，聶家兩位姑娘還有信托他帶來，所以姑娘叫我親自來請少爺

的。」伯青聽了喜動顏色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片刻即來。」又叫連兒擠了碗瓜水紿他，吃畢，玉梅方起身去了。

　　伯青等三人更換長衣，向蔣家而來。到了門前，早有伺候的人入內通報。伯青等走過穿堂，只見小鳳同了小憐迎至庭前。眾人

見小憐年齒甚稚，生得冰肌玉骨，望之若仙，不禁贊好。小鳳道：「這就是趙家愛卿妹妹。」小憐進前拜見，小風將各人姓字對小

憐說了。邀入房內，伯青問小憐幾時起程？小憐一一答過，微笑道：「畹秀姐姐命致意祝家姐夫。」伯青臉一紅道：「沒有的話，

愛卿不要聽旁人亂說。」小風道：「難道你柔雲姐姐就不該問聲王家姐夫麼，不怕人家多心？」王蘭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亂打趣

人，倒是愛卿問聲雲家姐夫是正理。」小風瞅了王蘭一眼，眾人一笑而已。

　　小憐在身旁取出慧珠的信，遞與伯青。伯青雙手接過，見了來信早覺淒然，急忙拆開。王蘭、從龍也圍了攏來同看。上面寫著



在蘇州的光景，目下杜門謝客筆墨自娛，大約今冬明春仍要到南京來。又勉勵伯青用功，不可誤了秋闈。又附謝陳小儒日前之事。

內有洛珠致王蘭的一信，也不過是在蘇平安，與勉勵的話。

　　慧珠信後附了七律一首。伯青念道：

　　記得秦淮宴聚時，滿湖風月酒盈卮。

　　人從別後書難寄，夢裡歸米路轉遲。

　　弔影自憐千里隔，論情只許兩心知。

　　秋風惟盼瓊枝折，先慰閨中兒女癡。

　　伯青念完不禁涔涔淚下，把手中的信濕透了一半；王蘭、從龍各各歎息；小風，小憐也覺傷心。大眾靜坐，默默無言。

　　好半會兒，伯青拭淚長歎道：「此時我心內如萬刃攢刺，也不知從那一處想起，惟有準備秋風一戰，倘能如願，以慰我畹秀

罷。」從龍點首道：「此言不錯，就是者香亦不要負了柔雲的仰望。」伯青又細問慧珠近口光景，小憐道：「他家到了蘇州，在閶

門外尋了一所房子住下。因在本鄉本地，不便走動閒人，也不便到我家來，無事找了我去談談。連日他們的著作著實不少呢！」見

玉梅送進些瓜藕等物與眾人解暑，眾人又閒話了一會。

　　從龍道：「後日是六月十九觀音誕日，城外士女如雲，游船甚眾，我們也出城去逛逛。愛卿初到此地，也好見識各處景致。」

眾人稱是。伯青見日已平西，起身回寓，大眾亦散。

　　十九日清晨，從龍到連升寓來邀伯青、王蘭，又命人僱定了游船泊在小鳳家屋後。三人到了蔣家，見小鳳，小憐早巳收拾完

備。開了後門，眾人下船，搖向水關而來。出了關口，只覺笙歌刮耳，蘭麝薰心；各船中男女雜坐，笑語喧闐；又見兩岸遊人車馬

絡繹不絕。從龍命船戶緩緩的向平山堂開行。小鳳倚在窗前四處眺望，見樹木參差，園亭錯雜，有整齊如新的，也有凋敗不堪的。

一路賞玩，船已到了虹橋。忽覺陣陣荷風令人神爽，小鳳要到黃園去看荷花，眾人捨舟登岸，進了園門。走過春波橋，上了朝南

廳，見一片白荷花開得高高下下，十分有趣，真如凌波仙子縞袂臨風。當中一座牌樓，上書「香海慈雲」四個大字。

　　眾人遊賞了好半會，重又下船。經過了桃花庵、小金山，尺五樓等處，已至平山，泊了船，人眾上岸。早有當家和尚迎接入

內，陪著各處遊玩，又汲了第五泉水烹茶，邀請伯青等在平遠樓下吃點心。時日已正午，伯青叫連兒開發香儀，與和尚作別下船，

開到－株大泖樹下泊定，擺上酒來。眾人脫了大衣，入席歡呼暢飲。見人路上男女各持香帛，往觀音山進香。有幾個老年婦人手捻

數珠，一路上念著佛；還有多少鄉村少婦打扮得紅紅綠綠，也雜在人眾中行走，最可笑是一雙扁魚火腳，故意走得扭扭捏捏，見有

人望著他，卻又裝出無數醜態；後面又隨了一起乞丐，向進香的叫化，十分熱鬧。

　　小憐道：「揚州繁華甲於天下，我見皆是構造而成，那裡及得山水名勝之區怡情樂性。當年小杜的詩有兩句道：『春風十里揚

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』又云：『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』李青蓮亦云：『煙花三月下揚州。』我每讀到這數句

詩，覺普天之下當為揚州首屈一指。今日始信，古人著作亦僅言其繁華而已，餘無他長。近人有句云：「青山也厭揚州俗，多少峰

巒不過江。』誠確論也。」王蘭點首道：「所論極是，可知愛卿胸中獨具只見。」從龍道：「我們這啞酒也吃得無味，猜枚行令又

無甚意思。何妨大家以即景作詩一首，懷詠廣陵舊跡，以志今日之樂。」伯青等稱善，命連兒設了筆硯。伯青在紙上寫了「廣陵雜

詠」四字道：「最妙不拘體格，聽其各便，若拘一定的法則，反不能各擅所長了。」於是，眾人散坐，都吟哦起來。小憐搖著紈

扇，伏在篷窗前望岸上景致，一面揣摹腹稿，停了半會，回身至桌上取筆寫成，送與眾人。伯青接過來，看是七絕二首。念道：

　　繞岸波光影動搖，遊人多在木蘭橈。

　　試看廿四橋頭柳，猶是當年舊舞腰。

　　處處笙歌處處樓，繁華今古說揚州。

　　遙憐小杜魂銷日，十里珠簾盡上鉤。

　　眾人大贊道：「此二絕俯唱遙吟，真可壓卷。」小風見小憐先繳了卷，連忙也寫了出來。從龍接過，看是五律一首。念道：

　　綠楊城郫在，今古感興亡，

　　草木荒陷苑，園林倚蜀岡。

　　芳春開月觀，細雨暗雷塘。

　　獨上梅花嶺，忠魂弔夕陽。

　　從龍大贊道：「感慨沉著真捷作也。」王蘭也坐在旁邊注目凝想，見他兩人已成，自己亦寫了出來，卻是七古一章。眾人看

道：

　　東風指點揚州路，猶是當年繁華處。

　　宮殿欹斜鎖晚煙，亭台冷落迷朝霧。

　　五陵子弟富且豪，鶴背腰纏十萬助。

　　可知人力勝天工，名園一旦春如故。

　　珠簾處處隱青樓，妝成二八花應妒。

　　爭把黃金作纏頭，那管朝朝與暮暮。

　　一曲歌聲遏白雲，千條絳蠟開紅樹。

　　可憐美景難久留，韶光不肯為人住。

　　舊時王謝今蓬蒿，紛紛興敗如飛絮。

　　不計滄桑幾變更，但見春來與秋去。

　　伯青拍案叫好道：「者香此作慷慨悲歌，有回首當年之歎。佩服，佩服！」又見從龍也寫就了，是七律一首。眾人看道：

　　猶傳佳話說隋家，畫肪笙歌到處誇。

　　螢苑無人空腐草，虹橋有柳慣棲鴉。

　　南朝古寺煙中盡，北固青山郭外遮。

　　回首綠楊堤上望，至今遺恨玉鉤斜。

　　伯青痛贊道：「一唱三歎，音悲韻遠，小弟能不倒地百拜。而況睹君珠玉在前，瓦缶敢鳴其後？只好想個巧避的法子，填詞一

首，姑備一格罷。」提筆書成，送與眾人看，是一闋《彩桑子》。小鳳接過，念道：

　　珠簾十里春如海，人豔花嬌，聲囀鶯嬌，一曲當筵譜六么。阿儂家住荷香裡，水繞紅樓，路隔藍橋，不許東風背地瞧。

　　王蘭贊道：「伯青這詞調情致纏綿，並為芳君、愛卿寫照，一意兩合，定推此作為巨擘，我當賀一大白。」說著，舉杯一飲而

盡，眾人亦隨聲贊好，各飲了一杯。

　　見天外夕陽已沒，船上前後點齊五色明角燈，緩緩山川路開回。滿河燈月交輝，笙簫迭奏，倒出有趣。進了水關門，游船漸漸

稀少，仍到蔣家後門口。眾人上岸，送小鳳、小憐回家，又坐了一會，伯青等方才回寓。

　　來日，伯青、王蘭輪流作東，在城外一連樂了數日。六月將盡，倒是從龍催著伯青回去，因錄遺在即。伯青、王蘭亦恐家中懸

望，擇定次日動身，約了從龍到蔣家來說與小風他們要回去的話。小風道：「你們早早回去是正理，我們聚的日期長呢。」又吩咐

外面備酒，代伯青等餞行。伯青道：「今秋倘能如願，我定發信去接慧珠姊妹，芳君、愛卿場後也可到南京來，住在一處熱鬧些。

」小憐點首道：「我離南京五六年了，常想去看看昔日的景致。你果然去接畹秀姐姐，我一定到南京來。」少頃，擺上酒來，眾人



在席間又彼此叮囑了一番，依依不捨，直飲至三更以後方散。次日大早，伯青命連兒僱船，自己坐轎到李文俊處告辭，回來同王蘭

下船。從龍定要送出江口，伯青力辭了數次，方回城去。

　　在路行了兩口，已抵南京。王蘭早登岸進城。連兒先回去備馬來接伯青，自己在後押著行李。伯青到了府前，祝安過來接了馬

道：「老爺正欲打發人去消少爺，京中舅太大回來了。」伯青點點頭，一逕到了上房，見祝公請安，瓊珍小組給哥哥問了好。祝公

命伯背坐在一旁，細問雲從龍在揚州的光景，伯青一一稟明。不知祝公還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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